
王京生的这本短文集，文章虽然都不
长，但都有可以延伸的空间。真善美是一种
对真理、公共之善以及综合美感的信念；真
善美是一个整体，它会让人形成一种生命
的原生性动力。

真理之所以是朴素的，乃是因为人朴
素。朴素是一种单纯，单纯地讲理，单纯地
上进，正因单纯，才不会浮夸，也才会务实，
也才会进步。中国若要进步，就必须发扬朴
素的力量。朴素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与质感，
没有雕琢，自然实在，这种文章反而难写。
王京生的文章虽短，但都有朴素的特性，而
这正是当代及未来中国最需要的品质。

真理是朴素的（节选）
□□王京生王京生

四月，我们看海去
四月，我们看海去。
夏天说早了，春天说迟了，然而，我们选择

四月。
是的，报春的花朵将于四月纷纷从枝头坠

落。是的，夏天才刚刚露头，还热得不够气氛，海
滩也许是孤寂的，然而，我们选择四月。

因为，四月是变化的季节。
默默的春潮开始鼓动起夏的浪花，强大的暖

流正铺天盖地砸向礁石，涌入海滩，春叶的幼稚
转入夏的成熟，春的播种滋生着夏的繁荣。

我们喜欢这热闹前的寂寞，我们喜欢这幼
稚向成熟的变化，我们看海去！

不必等到滚滚的人流都涌向海滩你再去看
海，海的壮阔，不取决于岸边的喧闹；不必叹息
你没有跟上春的脚步，四月的海是大自然的第
二个春天，你在这个时候看海去，你便是别一种
意义上的红梅。看海去，我们看海去，看变化的
海，早已是不早，但，迟也不迟！

抓住人生中的四月吧，将悲春的叹息留给
残花，走向大海，迎接丰实的五月六月。

不管天时，四月，我们看海去！

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步
有一个生长在穷乡僻壤的青年，一直被村

上的老人们赞扬。他像这些人一样，老老实实种
地、老老实实吃饭、老老实实睡觉，举止言行与
他的淳朴父辈如出一辙，于是他被他们宠爱，一
致认为他有出息。

但是，这个青年在某一天突然醒悟：我被他
们赞扬，仅仅因为我同他们一样，这意味着我将
像他们那样度过一生，我和这个地方都将终生
贫穷。从那一天开始，这个青年有了新的生活态
度，他宁可受到指责，而不愿听到赞扬。他做了
许多那些村民无法理解的事情。直至有一天他
被认为无可救药而离开家乡。

他今天是深圳十大青年企业家之一。当他把
那个村庄的很多年轻人带到这个城市，让他们将
工资源源不断汇往家乡时，曾经斥责他的人沉默
了。当他把家乡一所学校建成并主持开学典礼
时，他对孩子和家乡的父老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的成功仅仅是因为我敢于拒绝和丢弃
那些真挚的赞赏，而选择误解。”

在有记载的人类史上，被误解的事情还少
吗？博大精深的孔子至死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
的人物。当布鲁诺主张人们拥有怀疑宗教教义
的自由时，他遭到所有教徒的唾骂，被处以极
刑。还有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耶稣、路德、哥
白尼、牛顿……

庄严地审视那些高贵的头颅吧，欣赏他们面
对流俗和误解时所发出的微笑和坚毅的神色！

玛格丽特·撒切尔回忆说：小时候，每当她
问父母，为什么不可以一味模仿别人时，父母总
是告诫她，跟在别人后面是一种怯懦，要做自己

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这些教诲培养了撒切尔铁一
般的意志，她自豪地宣告：“如果一个人有信仰和
想做有意义的工作，他就会遭到意见相左的人的
反对，我的人生就是不断与这些人斗争的过程。”

朋友，新鲜活泼的生命是不允许在随波逐
流中被浅薄地消耗掉的。每个人都应该走出属
于自己的一步。在议论和误解面前，每个人都应
该轻轻而又坚定地说：“我有勇气。”

移民
深圳是移民的城市。
在深圳夏日的骄阳下，红红绿绿忙忙碌碌

川流不息的是年轻的移民。
人们都说，移民是在寻找外面的精彩世界，

深圳的世界比较精彩、诱惑多；我说，真正的移
民是在寻找自己，看自己有怎样的大脑，怎样的
身躯，怎样的力量。

人们说，移民最现实，因为深圳是个务实的
地方；我说，真正的移民是梦想的产物，梦想着
第二天的清晨，海水更加平静，天空更加湛蓝，
托出一轮更加柔和艳丽的太阳。为了梦想，移民
不惜舍弃过去的平淡和安宁、过去的光荣。

移民的实质是把期待变为行动！

有人说，移民都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深圳为
每个灵魂提供了可以吟诵的舞台；我说，移民无时
无刻不在寻求安定，为了安定，移民过去和现在都
在默默地流淌汗水，安定下来的移民，刚刚流入的
移民汇成的是一个愈来愈嘹亮的大合唱。

移民汇聚，像小溪入河；
移民涌动，像春潮破冰。
移民们含着泪水，又裹着志气，内心充满着

焦灼、希冀，又步履镇定，时时感觉贫乏又时时
充实，否定着又建设着，寻找着也获得着，思想
着也行动着。

近看，是一个个或者热情、或者冷漠、或者
彷徨、或者坚毅、或者精明、或者布满欲望的面
孔，远看则是发育着的长满肌肉的大山。

移民，年轻的移民；蓬勃的充满不可遏止追
求的困难的正在踩出道路的移民，向一切欣赏嘲
弄困惑苟且的目光，作出无愧无悔的证明！

每一个明天都是机遇
每一个明天都是机遇。认识这一点使我们

快乐。
蓓蕾将在明天怒放，风暴将在明天平息，雏

鸟将在明天破壳，远行的人将在明天上路。就在
明天，树木、群兽、海洋、土壤——天地万物完成
了新的伟大释放和孕育，创造出无数的形态各
异的生命。

不仅如此，随着残夜消退黎明来临，厄运成
为转机，难题有了答案，沮丧让位于勇气，这是
对明天抱有信心而在今天付出汗水的人终将得
到的报偿。

很难想象一个对明天心存恐惧的人，能够
在今天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正是这样，明天
使我们之中的勇敢者面带微笑征服困境，身心
俱疲而永不言悔，告别故乡而宁可选择动荡无
助的生活，取得成功后又开始新的创造。有人曾
经问福克纳：你为什么能够不断将烦恼抛却，那
样乐观地对待人生并取得巨大成就？回答是：

“我永远直视明天。”
永远直视明天！
人类不屈不挠的力量源于不断创造机遇的

雄心和对明天的信赖，它使我们这个星球声音
嘈杂而又生机勃勃，使追求与幸福永恒地交替
出现。

感谢昨天的馈赠，正视今天的现实，但我们
永远对明天无限关爱。生活不断地提醒着：沉湎
过去只会在悔恨或虚荣中煎熬；过分看重眼前，
可能长久挣扎在名缰利锁之中。浩荡的永不回
头的江河，笔直的不断向蓝天靠近的白杨，都启
示着全力以赴奔向未来的精神。

每一个明天都是机遇，这是一种生活态
度，是青春独有的宣言。它显示着血脉贲张的
青春力量和把握未来的信心。它是勇敢者不断
超越自我所表达的观点。怯懦的人，患得患失
的人，暮气沉沉的人，哪来的此等人生之豪迈
与意境。

于是我们理解了泰戈尔那美丽的诗的语
言：“黎明，那是世界的希冀、慰藉，白昼的礼赞，
每日开启东方金碧的门户。”

这就是明天的魅力，充满机遇的明天的昭
示。

（《真理是朴素的》，王京生著，作家出版社
2013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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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谈骂人
因为忽然想到一个“我要骂人”的题目，以补“枉担个虚名儿”之

憾，又想起鲁迅有过一篇《我要骗人》，翻出来看，发现这位浙东乡先
贤其实是虽有“骗人”之志，却无骗人的本领，通篇说的是真话与实
情，毫不忌讳。尽管这篇应约为日本刊物写的文章，发表时文中“上
海”、“死尸”、“俘虏”等词和指日本国旗的“太阳的圆圈”一语都被删
去，还是看得出对“中日亲善”和国是世情的愤懑的。即如“中国的人
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
的”，这真是用血凝成的沉痛的经验，也是“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
预感”吧。

鲁迅文中又说，“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
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吧”，此时已是1936年2月，上距写
作《祝福》的1924年2月，整整一纪，祥林嫂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灵魂的
提问，仍然萦绕于鲁迅的心。鲁迅以捐款一块钱，“骗”得了为水灾灾
民募捐的天真孩子的欢喜，又深感为了不愿看失望的样子而骗她是
不应该的，因为鲁迅不相信款子会真的到灾民手里，“想写一封公开
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
是中止了”。鲁迅也终归不会骗人。

骗人：有些人是得心应手、心安理得的，但对只惯讲真话的人来
说，就是个难题。

骂人，也不容易。
以子侄辈写前国民党将领们的史实的黄济人，在《三访黄维》中

说到他请黄维去过目原稿的情形：
“黄伯伯，我在纸头上骂你了……”
“骂我？你没有骂我。”黄维从一种漠然的情态中回过神，反而朝

我笑了笑，“你写的事情是真的，就不叫骂。就算真骂了，也是活该骂
的……”

读到这里，我不禁对黄维其人在这里表现的明达和气度油然产
生几分敬意：在涉及个人的史实面前能持这样冷静的态度，不失为
有识之士。

以黄维的简洁的定义相绳，要骂人，除了不讲道理以外，还须不
顾事实。如此看来，骂人，也不容易。“我要骂人”，只好作罢。

本想把这个从想要骂人而又撤销原议的过程如实写出，也还是
“吟罢低眉无写处”。好在前两年先后有过《骂与非骂》《颂和骂》两篇
短文有所阐明，倒好像是一种“预感”了，然而一切预感也无非源于
经验吧。

1989年9月3日

呜呼！冷漠、苟安与自欺
翻检故纸，抖落一页，抄着鲁迅《题未定草》中一段话：
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

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又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
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于是“曲终人不见”之外，如“只
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之类，就往往
为人所称道。

是一个年轻的朋友所抄，并说“那天您谈到‘隐居’的冷清，参照这
些话，或可一笑”，日期署元月31日。不可能是前年，也不像今年，那么
是1988年元月了。然当时怎么说起“隐”来，已全忘却。

我倒想起周作人谈过：“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
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不再
来多管。”

周作人或是夫子自道吧，他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营垒退出
来，一来二去，终于“大隐隐于朝”了。他的血液中，原说是有叛徒精
神和隐逸精神参半的，末了只剩下加了引号的隐逸精神。

为什么加了引号呢？因为就周作人来说，他确实看透了“社会”的
“浑浊”，这种唯我独清的心理导致除了自己以外对一切的彻骨的冷
漠，而无能为力的心理又导致了置一切是非于度外的苟安。

最后使周作人“下海”的就是这冷漠和苟安。近几十年来中国知
识分子的荣辱升沉中，暴露了许多人精神上往往不能排拒这种病
态，虽然这病不是直接得之于周作人，也没有尽像周作人那样病入
膏肓。

因此，研究周作人，看透他的病在冷漠和苟安，在今天也绝不是
全无意义的。每当我自认为面对着各种“浑浊”的世相而又深受无力
感的压迫时，常常冒出掉头不顾的念头，其实这种知识分子的心理
病，也正是社会病的一部分，由社会病所造成，又助长了社会病，只
是我们自以为明察秋毫地分析社会病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还顾自
身。从高谈阔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到随波逐流，以至同流合污，
正是这样日之就下的。以我们的苟安，指责周作人的“下海”，即使不
是五十步笑百步，怕也是三十步笑百步吧。

苟安非久安。苟全性命于乱世也罢，苟全性命于治世也罢，在自欺
中生存，复将在自欺中死灭。

自欺、自慰、自在于苟安中，我们，自称中国知识分子者，将不配
有更好的命运。

1989年12月1日
（摘自《柔日读史》，邵燕祥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柔日读史柔日读史（节选）
□□邵燕祥邵燕祥

邵燕祥是个80多岁的老者，虽然很多年
轻人不知道他，但这并不妨碍他照样是中国
的一位知名的诗人、杂文家。耽误他被家喻
户晓的，是他不善招摇的“毛病”。大众传媒
上基本找不到他的影子，是因为他与这类传
媒本来就互不需要。他不到大学去讲学，是
因为他与今天的大学大致上也是互不需要
的。就此，邵燕祥可算个很不与时俱进的人
物。他在一部分人中的“很著名”，全是因为
他的文字，而且不是那种一本书就能卖上几
十万册的文字，就此，他又是个生不逢时的
人物。喜欢他文字的人，会认为他是个很牛
很牛的人，没读过他文字的年轻人，干脆就
不知他为何许人也。但是我觉得善思想、喜
文学的年轻人若是不来认识一下邵燕祥，总
还是难免有些遗憾。

邵先生跟我说他属于少量的老读者，让
我别费这个精力再向年轻人介绍他了，他更
没有“开拓图书市场”的雄心。然而我却不
甘心那种会喜欢他却不认识他的年轻人与
之擦肩而过。

我觉得，思想文化领域中货真价实的好
东西是不大会过时的；老头儿中的好老头儿
也是应该被年轻人了解、记住的，况且好老
头儿们骨子里也大都不会彻底老化的。他
们的老，往往表现在时尚方面和语境方面的不够时
髦，其思想观念，往往比忙忙叨叨的年轻人和堂而皇
之的中年学者们更年轻。这种年轻，是他们历尽一生
磨难、几经涅槃后的“新”，是古树残株上面的新枝艳
花。这绿叶红花，在遍体鳞伤、伟岸沧桑的枝干的映
衬下，散发着来自灵魂的香气。远看，悦目神移；近前
闻一闻，则令人的精神家园幽香弥漫。

老与少，自然有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之别。前
者，不可抗拒；后者，大可人为。就此，邵燕祥的好友
张思之更为典型。玩笑间，我们甚至会出言不逊说他
为老不“尊”。事实上这些老先生不但告诉了我们什
么叫“赤子之心”，还让我立志将来也要活成个为老不

“尊”的样子给这个世界看。我觉得，中国的古往今
来，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不管是家庭的还是社
会的，“尊”，都是个挺丑的姿态——像个阴森森的庙
堂里会杀人的泥胎。

大概是10多年前，我才正式注意到邵燕祥。因为
摄影家李晓斌（《上访者》的拍摄者）说邵燕祥是他心目
中的“当代鲁迅”。我想这个“帽子”也太邪乎了吧！中国
当代哪有什么鲁迅啊！然而这四个字还是刺激了我，因
为我很在乎鲁迅，又因为李晓斌本是个“谁都看不
上”的人。

张思之与邵燕祥这对老朋友，多年保持着激烈的
“好人坏人之争”，以至张提到邵时，常常以“那个坏
人”代替邵的名字。邵燕祥“搭桥”手术后的一次聚
会，大家数落着身边的老哥们儿死的死、病的病，他们
之中的“小字辈儿”郑仲兵蹙着眉头、不无一丝凄凉地
感慨：“你们看，如今怎么总是好人得病啊！”邵燕祥则

低声细语、悠悠地说：哦？思之的身体不是很
好吗？大家频频点头，都觉得郑仲兵的话有
点绝对。不想张思之立即拍案相斥：“坏！真
坏，你们看清谁是坏人了吧！”大家这才恍然
大悟。原来邵燕祥这话是顺着郑仲兵的逻辑
说的，意思是“张思之不得病，所以他不是好
人”。后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就以“不得病的
人”来称呼张思之，以此来暗示他是个坏人。
其实这也正是邵燕祥的文风——总是骂人，
却找不到一个脏字。事实上张思之和邵燕祥
都是很坏很坏的人，只是坏的表现风格不
同。张，锋芒毕露、拍案而起；邵，绵里藏针、
不动声色。这种嚣张与温顽的差异，导致了
不同阵营的人们很激烈地喜欢张或讨厌张，
却较温和地喜欢邵或讨厌邵。

去年的一次聚会，我接送退休教授钱理
群。车上聊天，他说不再给年轻人讲课了，因
为很多优秀年轻人不解世事，若接受了自己
的观点，担心会害了他们。到了饭桌上，邵燕
祥又不约而同地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社会发
展过程中的某些历史时期，会牺牲大量的人
做铺路石的，就此他不忍心看到一些优秀的
青年懵懵懂懂地做了这种铺路石。”年轻人尽
管可以不了解、不喜欢这些老头儿，但他们却
设身处地地惦记着年轻人。

又一次聚会上，大家提起邵燕祥很早以前发表
于《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短文曾从灵魂深处解剖了
毛泽东的早年诗作。

在日记本上我竟然找到了这一小片剪报，是1988
年5月5日的报，题目是《评毛泽东的〈咏蛙〉诗》。没想
到的是，20 多年后我重读此文，竟与当年是完全不同
的感受。

邵燕祥 20年前就说过：“‘劫富济贫’是历来流氓
无产者的口号。流氓有产者呢？他们的行动则是‘劫
贫济富’。”与这个观点的深刻性相比，今天我更惊叹它
的预见性。而短文《评毛泽东的〈咏蛙〉诗》，我今天才有
能力读懂它的深刻性和预见性。邵在剖析毛的这首诗
时写道：

……通观全诗，都与救国救民无关。诗中所透露
的“抱负和志愿”，恰恰使人想到屡试不第后来领导农
民起义的黄巢《咏菊》：“我花开来百花杀！”这是一种
必欲凌驾群伦、唯我独尊的“抱负和志愿”。其诗格与
黄巢、朱元璋相伯仲，不用说与富于民主性精华的古
典诗歌优秀之作相比，即使置之于帝王诗之间，也远
在刘邦《大风歌》之下，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足取的。

此文完成后的一年就来到了1989年，而刚刚由作
家出版社出版的《柔日读史》所收录的，便是邵老从这
一年开始写作的“读史杂记”。我想，今天的年轻人若
是外国的麦当劳、中国的麻辣烫吃得有点腻烦了，不
妨回过头来也品一品邵燕祥煲制的这碗中国汤，说不
定会有些“别有滋味在心头”的感觉。

至于邵燕祥这一时期具体的所思所想，有书在，
就无需我多言了。

深圳、香港、上海、台北有个四城市
文化论坛的组织，一年一会，至今已超过
了10年。

这四个城市各有特色，可算是相当
异质。有一年的会议主题是“城市的传
统 ”，各城市就主题各提供一段纪录影
片。纪录片显示了各城市自我认知的差
异。香港文化人有极高的国际化水准，但
1997 年后香港显然出现了认同危机。它
的纪录片还有强烈的后现代犬儒风格。
台北则是传统复杂，但近年的台湾却少
了鲜明的自我定位，遂只能将它的复杂
传统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以平实的方式
呈现；它很亲切宜人，但换个角度言，它
在平实中却也有某种精神性的平庸之
感。而至于上海，它成了中国的头号样板
都市，遂难免多少有点自大浮夸。最独特
的乃是深圳，它历史传统短浅，没有什么
可以自吹自擂的成分，只能表现它很平常的生活
方式，有小小的自傲，有平凡的上进。这个没什么
传统的移民城市，因为没有传统的负担，反而
轻松自在，步履也才走得更快。那次谈传统的会
议，其他城市在那里侃侃而谈，深圳的朋友反而
是怯怯的有点过分的谦卑。我就指出，传统的重
量有时反而是负担，深圳的幸运可能就是它少了
许多有传统就会有的壮烈、悲怆、缅怀、做作与
守旧。这反而使深圳多出了平淡、务实、上进
的风格。

我近年读书，愈来愈有一种独特的认知。我认
为每个时代都有少数几个生长点，它不可能是中
心城市，因为中心城市有太多力量会相互抵消；也
不可能太过偏僻，各种力量都不足；一定要地点适
宜，才可人文荟萃。我这个观念是来自近年读启蒙
运动的启发。

近代人类最大的成就乃是启蒙运动、浪漫主
义和工业革命。而带动这波发展的不是欧洲既有
的那些中心都市，而是相当边陲后进的苏格兰。苏
格兰在文艺复兴时还是极落后的地区，但从18世
纪起却快速发展，成了带动变化的新中心。我的理
解是：

第一，苏格兰人重视识字及阅读，并养成
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欲望。苏格兰的不同从阅读
开始。

第二，我们研究苏格兰的启蒙，当可发现它那
时的哲学、神学、文学都有一个最大的特色，那就
是朴素。朴素是知识不离开常识，有一种经验的整
体性特质。如果我们回头去读启蒙时代的主要著
作，就会发现他们谈问题比较实在，没有东拉西扯
的玄学腔，也不太会咬文嚼字，甚至那时的文学也
很朴实。易言之，就是那个时代的风格已符合了理
性及科学的原理原则，没有虚骄的色彩。这种理性
态度自然而然地符合了后来所谓的“现代性”。难
怪启蒙时代令各类知识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也
突飞猛进了。

正因对理性启蒙那个时代极为尊敬，我对那
个时代的朴素风格遂很喜欢。朴素是一种单纯，
单纯地讲理，单纯地上进，正因单纯，才不会浮
夸，也才会务实，也才会进步。中国若要进步，就必
须发扬朴素的力量。我一向认为，将来的中国南方
一定会在中国的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我对深圳
即有这样的期待。

因此，当读到王京生这本《真理是朴素的》

时，我的感觉其实是相当惊讶的。
近年来，欧风美雨已影响到全体华

人世界，人们写文章已出现一种新文艺
腔，文辞华丽，文意闪烁，他们宣称是文
化多元主义，其实却是用来掩饰他们的
人生缺乏了热情、信念与努力的目标。美
国当代主要思想家雅可比在他那本著作

《乌托邦和近视症》里就举了好几个例子
说，当今的人只会夸夸而言，其实却连一
篇可读的文章都写不出来。这种现象在
中国亦然。而王京生的这本著作却没有
那种晦涩的文艺腔，它抒情平顺，在平
顺中自有块垒，那是一种朴素。真理之
所以是朴素的，乃是因为人朴素，朴素
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与质感，没有雕琢，
自然实在，这种文章反而难写。王京生
的文章虽短，但都有朴素的特性，而这
正是当代及未来中国最需要的品质。

现在的人总有唯我主义的倾向，喜欢独白炫
学，喜欢盯着别人抒感议论，而少了相互的善意。
而王京生的这本著作则有很深的相互善意，仿佛
兄弟一起登山溯溪，碰到难走的路，一定要相
互扶持，互相打气叮咛。王京生很喜欢用时间
作比喻，季节的变换，春夏秋冬，早晨傍晚，
明天昨天，他的时间比喻都颇独特，没有伤春
悲秋的感伤，而是笔锋一转，就转到了生命的
方向。他的心是个转动的轮子，朝着清楚的方
向前行。

因此，王京生的这本短文集，文章虽然都不
长，但都有可以延伸的空间。我最喜欢的是《走出
属于自己的一步》这一篇，它虽是抒情式的说理，
但也意图为深圳这个城市建构它的价值定位。今
天这个世界许多人都会说，“要活出自己来”。这
句话说来容易，但要活出什么样的自己却难，活出
自己是要不从众，拒绝别人的赞赏，找一条别人不
走的路，自我选择，自我负责，不怕这路多么难走，
也要忍受孤单与误解，让以后的不同都由此而开
始。王京生的这篇文章，在意境上，其实和美国诗
人佛罗斯特的名诗《没有选择的那条路》可以互相
参证。人生如行路，我们宁愿当个拓荒者，去走难
走而没有别人走过的路，这也是王京生认为的深
圳精神，我也盼望这样的精神！

一个城市，筚路蓝缕一路走来。它过去可
能很荒凉，但人的未来从不由过去所决定，一个
城市亦然。一个城市是由活着的人的愿景所决
定。深圳这个城市，由四面八方的新移民所组
成，新移民乃是集体性格最独特且强韧的一种
人。他们刻苦耐劳，愿意试探，他们是一本打开
的空白书页，每个人都是集体作者中的一员。深
圳在南方，有南方的机遇。深圳以阅读来自我定
位，而人们都知道，阅读乃是创造可能性的最
大契机。

可能是因为年纪的关系，近两年来我都在鼓
吹真善美这种启蒙的终极价值，而且做了好几次
真善美的演说。中国近代最早讲真善美的是蔡元
培，尔后有吴宓、胡先骕等人。真善美是一种对真
理、公共之善以及综合美感的信念；真善美是一个
整体，它会让人形成一种生命的原生性动力，“离
开那个我们不应该在的地方”。那是进步与升华的
泉源。

我以真善美为王京生的作品当注脚，也祝福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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